
红卫兵大酒店丢人现眼记

　　坐上朋友的“宝马”车，朋友用鼻子问我：“哎！红卫兵大酒店整过酒没？”“没整

过。”我惭愧地用嗓子眼儿说，“别说红卫兵大酒店，就是红小兵小吃部，我都没去过。”

“哎呀妈呀！”朋友笑了起来，“红卫兵大酒店贼有意思，全是文化大革命阵势。我请你上那

整一顿儿去，让你开开眼。” 

　　“真的假的？”我乐得差点晕过去，“你可别忽悠我。” 

　　“咋说话呢？瞧不起我是不？”朋友拍了一下司机肩膀，“上红卫兵大酒店。” 

　　“宝马”拐了几个弯儿，就到了红卫兵大酒店。没等车停稳，我推开车门，就轱辘了出

去，饿狼似的直扑酒店大门。我瞪大眼珠子左瞧右瞧，只见门两边巍然矗立着两位飒爽英姿的

女“红卫兵”。她们身穿旧式草绿色的军装，斜背着军用帆布书包，书包带上当郎个军用水

壶，右手捧着红宝书，左手拄着红缨枪，一颗红星头上带，裤腰带系在上衣外边，左臂上绑着

红袖标，“红卫兵”印在袖标上面。 

　　“哎呀妈呀，太开眼了。”我踮了两个猫步，正想推门进屋，突然，耳畔一声霹雳：“站

住！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你是不是走资派？”“当”的一声，两只红缨枪头闪了一阵光，交

叉撞在一起，差点扎在我的脑袋上。我被这突发险情吓傻了，立即举手投降，哆嗦成一团。朋

友一见我这副狼狈相，大步追上来，离挺远就喊：“革命无罪！他不是走资派，是同一战壕的

革命战友！”两位女“红卫兵”这才收回红缨枪，朝我敬了个军礼，笑着说：“造反有理！您

请进吧。” 

　　朋友薅着我的脖领子，把我拽进了屋里，喝斥道：“你馋疯眼啦！等等我呀。”我一边擦

着冷汗，一边小声地问朋友：“刚才我要是说，我是走资派，她们能把我怎么样？”“那就麻

烦啦。”朋友说，“也可能让你跳忠字舞或背诵语录，也可能给你扣上一顶尖帽子。”“是戴

绿色的帽子吗？”我好奇的问。“不是，是白色的。”朋友回答后，莫名其妙地看了我一眼。 

　 

　　“破四旧，立四新！”又一声雷鸣在走廊里炸响。一位男“红卫兵”挡住去路，递过来一

根刻着“文攻武卫”红字的狼牙棒。朋友接过来，走到墙边的一张八仙桌前，一棒子打下去，

把桌上的各路神仙的铜像打翻在地，又踏上一只脚，然后振臂高呼：“不破不立！兴无灭

资！”男“红卫兵”庄重地向我们敬了一个军礼，让开了路，然后拣起铜像，又供在八仙桌

上。 

　　我拽着朋友的后衣襟，小心翼翼地迈着碎步，贼眉鼠眼地四下里瞧着，走到了走廊尽头的

服务台。服务台上悬挂着巨幅的女“红卫兵”武装像，服务台里坐着的正是这像片上的女“红

卫兵”本人兼领班。朋友向女“红卫兵”敬了个军礼，说：“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

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请问，‘高庄，赵庄，马家河子青年点餐厅’有没有空位？”领班站起

来，回敬个军礼答道：“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没有空位了。但是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请您再选别的餐厅。”朋友又问：“大海航行靠舵手。‘西沙群岛餐厅’有空位吗？”领班想

了想，答：“万物生长靠太阳。没有了。” 

　　朋友急了，“那——哪个餐厅还有空位？”领班严肃地看了朋友一眼，从容不迫地说：

“凡是错误思想，凡是毒草，凡是牛鬼蛇神，都应该进行批判，决不能让它们自由的泛滥。请

你先政治挂帅，然后再问餐厅客位。”朋友脸红了一下，伸了伸舌头，向墙上的女“红卫兵”

像敬了个鞠躬礼，诚恳地说：“要斗私批修。我请罪。”然后又重新问领班：“那——哪个餐

厅还有空位？”领班这回笑了，她翻开了一个大红本子，边翻着，边自言自语地小声说：“下

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嗯——‘阿佤人民唱新歌餐厅’，客满了。嗯

——‘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餐厅’，也满了。嗯——‘北京的金山上’……‘雅鲁藏布

江’……‘军垦农场’……‘五.七干校’……哎呀，都满了。”朋友又着急了，他上前一步

想去抢大红本子，领班一躲，没抢着。“有了！”领班突然大叫一声，“‘延边人民斗志昂扬

餐厅’还有客位，你们去不去？”朋友一拍大腿，说：“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



的地方去。我们去延边！” 

　 

　　在女“红卫兵”兼领班英明、正确的指引下，我们走进了‘延边人民斗志昂扬餐厅’。一

进餐厅，优美的歌声就钻进了我的耳朵眼儿，“我们心中的红太阳，照得边疆一片红。长白千

里战鼓隆隆，海兰江畔红旗飞扬……”朝鲜族女“红卫兵”服务员递过菜谱，说：“为人民服

务。请你点菜。”朋友拿过菜谱，看都没看，点道：“狗肉炖红蘑。”服务员抢过菜谱，拉长

了脸，对朋友说：“凡是错误的思想，凡是毒草……”朋友“啪”的一声，扇了自己一个响亮

的耳光，自我批评道：“要斗私批修，我请罪。真是猪脑子，又忘了政治挂帅了。”朋友把菜

谱抢回来，塞给我说：“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你点菜吧。”我推辞了半天，才接过菜谱，翻了

再翻，看了又看，想要开口讲，但又不敢讲，多少话儿憋在心上。最后，我把菜谱伸到服务员

的眼皮子底下，自己用右手指在要点菜的上面画“∨”，服务员顺着“∨”把菜名写在本上，

然后出去了。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对朋友说：“这顿饭非得吃出心脏病来不可！吓死人

啦！” 

　　工夫不大，菜上齐了。我细细一看，怎么回事？这菜怎么全是树根，树皮，草根，野菜

呀，而且不管是哪道菜，一码铺了一层红彤彤的辣椒面。服务员又问：“为人民服务。请问，

喝什酒？”我一下子捂住了朋友的嘴，抢答道：“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先上１０壶７０度的小

烧酒和一箱啤酒来！”朋友先是大吃一惊，后来张着嘴，翻着白眼儿，说不出话来，最后，捂

着肚子在地板上滚来滚去地傻笑。就跟满族二人转里的那个傻柱子似的，既埋汰又可笑。 

　　酒过三巡，朝鲜族女“红卫兵”服务员随着歌声跳起舞来，“红太阳照边疆，青山绿水披

霞光，长白山下果树成行，海兰江畔稻花香……”借着酒劲儿，朋友和我扔下酒杯，嘴里叼着

烤鱼片，围着服务员跳起来，“劈开高山大地献宝藏，拦河筑坝引水上山岗。哎咳……”跳得

正起劲儿的时候，门突然被撞开了，一群“红卫兵”冲进屋来，吓得我又举手投降，摔了个跟

头。“红卫兵”中的一个头儿跑了过来，扶起我，然后大声说：“无产阶级革命战友们，欢

迎！欢迎！热烈欢迎！欢迎你们来到红卫兵大酒店！现在，欢迎你们跳个忠字舞或背诵一段语

录，让我们互相学习，互相取经，互相串连。”朋友立即响应：“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

后。我来跳个西藏舞。”说着，便载歌载舞起来，“不提青稞酒哇，不打酥油茶呀，也不献哈

达。唱上一支心中的歌儿，献给亲人金珠玛。啊啊啊啊，亚拉索，献给亲人金珠玛……” 

　 

　　你还别不服，朋友的舞跳得还真像当年那么回事儿。如果用歇后语称赞一下的话，那真是

“小偷拉电门——贼闭（毙　：东北话，好），瞎子闹眼睛——没治啦（东北话，最好

的）”。全体“红卫兵”也热烈鼓掌并手握红宝书振臂高呼：“向革命战友学习！向革命战友

致敬！”红卫兵大酒店——‘延边人民斗志昂扬餐厅’里洋溢着六十年代末真实鲜活的气息。 

　　酒畅饮到深夜，朋友和我全喝傻了。我们高举着酒杯，拎着酒壶，挨着屋去革命大串联，

一见到“红卫兵”，我们就高呼革命口号，还非要用我们身穿的资产阶级名牌西服去换无产阶

级的红卫兵军装。“红卫兵”不换，我们就生扒硬抢，逼着人家换。末了，“红卫兵”们在

“是可忍，孰不可忍”的风口浪尖中，面对着阶级斗争新动向，断然采取了革命行动，把我们

拖出了酒店，扔进了“宝马”。 

　　第二天中午，我刚睁开朦胧的醉眼，朋友来电话说：“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昨天晚上，我

脑袋开了个口子，流了一身血，差点让‘红卫兵’要了我的命。”我在电话里告诉他：“无数

革命先烈为了人民的利益而英勇的牺牲了。对比一下，你是因为喝多了酒，才受了点儿轻伤。

你别生在福中不知福！如果是在万恶的旧社会，你能喝上酒吗？吃糠咽菜去吧！”再听听电话

那边的动静，我就知道，朋友肯定是哭笑两掺，背过气去了。 


